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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缝插针 莲叶上边的纳米结构 
还有一种开题的方法就是“见缝插针”，在别人看不见的“光滑表面”可以发现别人看不

见的“孔、隙”。就像一块干净的玻璃板，看上去很光滑、看不到什么，可是在显微镜底下，

我们会看到很多缝，我们用微型的纳米针可以测到玻璃表面的粗糙度，即便粗糙度在纳米级，

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并不是光滑的，它是存在波峰与波谷的。我们所熟知的莲花效应1（Lotus 

Effect），其科学原理就是在显微镜下细致观察，发现了莲叶的表面具有独特的微纳米结构，发

现了莲叶表面具有超疏水（superhydrophobicity）以及自洁（self-cleaning）的特性，江雷把它

进行了专业上的拓展：荷叶上存在的许许多多纳米孔，在水滴、油滴，乃至所有液体滴在这个

界面的时候，都会形成一层气膜，使水或油都不能侵入这个表面，因此产生疏水、疏油的效

果。同样，经过凹凸纳米结构处理过的织物，也表现疏水、疏油的特性。江雷和他领导的课题

组成员一起，很快研究出一类纳米新型功能的材料，用它对织物处理之后，织物会不沾水，不

沾油；用它对瓷砖、玻璃处理之后，具有自清洁的功能。 

 

江雷和研究生 

在研究生眼中，江雷是个“牛人”。 

江雷现在的“弟子”来自于全国各地不同的院校，他们有一个令人稍感吃惊的共同点：“出身”都不太好。 

“我的学生中没有北大、清华的，大部分来自一些不太著名的院校，因此他们发表了国际期刊的论文后，有些

人感到吃惊。” 

江雷的“开山大弟子”冯琳就是一个出身不好，但是令人大吃一惊的例子。硕士期间，她就读于东北师范

大学，一切按部就班，但在江雷门下读博 3年间，发表论文超过 10 篇，影响因子总和超过 30，申请专利 4

项，博士论文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在江老师门下的学习，大大缩短了我的科研路程，别人需要 6

年、8年才能走完的路，我 3年就走完了。”现年 30 岁，清华大学化学系副教授冯琳说。 

在冯琳的记忆中，江雷老师“真行”。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导师可能多日没有听过自己的报告，对实验的

进展不了解，但在听完汇报后，常常一针见血地指出实验最关键的一点。 “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困扰这

么久的问题一下就解决了。”夏帆认为“老板”的大脑 CPU 主频一定是最快的之一。 对于这种“特异功能”，江

雷归功于经常出席国际会议。“作为导师，必须经常出现在国际最前沿会议的现场，这样才能了解研究领域发

展的动态和方向，才能对学生作出正确的指导。”他把这种学习后的状态比作站在泰山顶上，一览众山小，对

正在爬山的学生自然而然能作出正确指导。 

在创造科研环境方面，江雷的学生认为导师同样是个“牛人”。在他的实验室中，仪器设备的水平达到了

国际标准。“实验室中，原子力显微镜之类的高级仪器往往不只一台，其他同学需要借所外仪器作的实验，我

们是想做就做。”夏帆说。 

在普通人眼里，江雷的人生之路似乎“走”得特别顺。江雷说：“我哪里是在‘走’啊？我一直都在‘跑’，而且

是一路狂奔，丝毫不敢有所松懈怠慢。” 

江雷还在大学时代，就为我国棋坛名将陈祖德自传中描述的“红绿灯现象”所触动。在每个人的生命旅途

中，不时会遭遇红绿灯。望着眼前还在闪烁的红灯，有的人会加快速度抢道路；有的人却放缓脚步慢馒悠悠

地等绿灯。江雷自诩性格是属于赶绿灯、抢道路一类的，“这个绿灯不失时机地赶过来了，下个路口可能还会

赶上绿灯；如果漫不经心地等着红灯变成绿灯，可能下个路口还是红灯，那就一错再错、一慢再慢，永远是

落在人家后头。”。 

                                                      
1周敦颐在《爱莲说》中曾说：「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但是为什么呢？科学家研究发

现，莲花是运用自然的纳米结构达到自洁的效果。 



 

 

江雷 1987 年本科毕业就读硕士，“科学研究离不开第一手的实验数据，我读了半年硕士课程就提前一年

进了实验室。这样，当我的后来一些同学拖拉着进实验室时，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实验数据，准备着手写论文

了。”3 年硕士读下来，江雷共发表了 10余篇论文。这些论文总的水平不低，其中一篇还与博士研究生的论

文比肩，获得了吉林大学“青春杯”科技论文大奖赛特别奖。 

“这或许就是我在人生道路上抢得的第一个‘绿灯’吧，紧接着，国家教委下达了吉林大学与东京大学联合

培养博士生的名额，自然非我莫属，留学东瀛的门户为我敞开了。” 

硕士刚毕业的江雷转眼间成了东京大学藤岛昭先生的博士生，走进了藤岛实验室，“我还是丝毫不敢懈

怠，还得接着抢前方路口的绿灯。”江雷说，“那年我们公派去日本的留学生 100 多名，分散在东京的各个大

学，有的想着打工贴补生活，有的想先提高语言能力，我还是坚信‘天道酬勤’，必须‘闻鸡起舞’。”。 

江雷第二天就一头扎进了实验室。有人对江雷说：“那么玩命干啥？不就是给‘日本鬼子’打工吗？” 

“我其实是给自己‘打工’。我要走自己的路。一开始路就走得慢了，今后想赶也赶不过来。”江雷对记者

说：我们换个现象比喻“红绿灯现象”，比如两个同样的物体，重力加速度一样，但其中有个物体提前落下来

一秒，结果自然也就大不一样；用兵家的说法，则是“兵贵神速”。 

就这样，江雷一路紧追不舍地又抢了一个“绿灯”：在藤岛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令人刮目，博士毕业后，江

雷被导师藤岛先生推荐到日本科技厅神奈川科学技术研究院，先是担任高年薪的专任研究员，后来则是主管

“光电界面相变控制”的课题组组长，一干就是 5 年。 

当江雷进入日本藤岛实验室时，国际上的纳米界面材料研究几乎刚刚起步。 

各国科学家相信，不同结构的物质可以形成各种各样的东西，借助异质材料的接触与融合所产生的纳米

级界面的奇异功能特性，可以创造出无数功能特殊、性状奇异的新型材料，并使之实现产业化。但是，在物

质的二维表面上形成特殊的纳米界面结构的二元协同的表面相，以及它所显示出来的超常的客观物性，对其

中的微观机制研究毕竟是一个世界性的全新课题，它涉及到界面物理、界面化学、甚至包括界面生物学等领

域，研究的难度可想而知。 

“兵者，国之大事，不可不察。”高中时就曾熟读兵书的江雷这样认为。由于命运的原因，他最终没有选

择军旅作为自己的职业，但已经留学东瀛的他非常敏感地意识到：纳米界面材料是世界科学研究的前沿阵

地，国家战略需求的关键堡垒，今后将在国际科技和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江雷认为；与“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兵家之言一脉相承，以自己有限的青春年华和时间精力，未来科研

方向的把握，也应该如兵家所言，“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自己学有所成肯定要回国，拿什么东西报效祖国？“纳米界面材料”的最新研究成果就是最好的奉献！ 

江雷义无反顾地一头扑进了实验室。在整整 6 年多的时间里夜以继日，江雷几乎都是在电子显微镜和激

光脉冲仪前度过的。他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实验，睁大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眸，寻找并发现光电界面新材料新结

构的蛛丝马迹。难以抗拒的渴望科学新发现的冲动，在他年青的胸膛里激情澎湃，提供着他彻夜不眠工作的

旺盛精力。 

“我是以科研第一线的具体实践，在给自己写可以挑战生理极限、超越自我的‘说明书’。”江雷说；“只有

这样，通常人们认为枯燥乏味的那些基础研究工作，也会因此而变得愉快而有趣起来。”在日本留学的 6 年

多时间里，江雷仅研究论文就发表了 60多篇，其中作为第一作者的有 30 多篇。 

早在 20 世纪初年，科学家就已经利用物质的二元协同原子材料，将铁与铬这两类在空气中极易氧化的

合金相合成为不锈钢，同时，也将铁和铬这二类普通硬度的合金相结合为超硬钢。到了 20世纪 30年代，又

在物质的分子水平上开发出了二元分子协同材料，如电子受体与电子结构相结合成为有机超导体以及有机强

磁体。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比原子、分子级的开发更加深入了一个层次，那就是物质的纳米级的研究开

发。 

以纳米为单位度量的物质，在一定条件作用下，具有常规粗晶粒材料所不具备的奇异特性和反常特性，

因而应用前景备受各国科学家瞩目。读兵书其实也是在读哲学。自然界的各种物质材料千变万变，九九归

一，总可以寻找到其中内在的统一规律。根据纳米材料的结构特性，把看似对立的一些矛盾进行调和，就会

产生种种新的效应，这实际上是辩证法中对立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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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 3 月的一天，江雷正在准备日本化学学会年会的发言材料，突然，创新的思维如电光石火般在

江雷的脑海里闪过：既然现代科学已经证实物质都是由各种协同互补的二元性基本粒子所组成，而且人类亦

已经开始有意识利用二元协同性研制新材料，那么为什么不能把这种二元协同性推广到纳米尺度界面呢？ 

根据江雷过去已有的研究成果，当对某物质采取某种特殊的表面加工后，在介观尺度能形成交错混杂的

两种不同性质的二维表面相区，这种具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理化性质的纳米相区，在某种条件下具有协同

的相互作用，以致在宏观表面上形成超常规的界面物质的材料。在这一刹那间，江雷对“二元协同纳米界面材

料”的研究，有了种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的感觉。 

科学实验数据表明，两种性质相反的材料作到纳米时，在特定的条件下具有协同的相互作用，在宏观上

会表现出奇特的性能；二元协同纳米界面材料就是在材料的宏观表面建立一个这样的结构。 

江雷和他的同事在实验中观察到，在紫外光的照射下，二氧化钛表面表现出亲水的效果，即水滴在这个

表面上很自然的铺展开，不会产生雾滴。这实在是个奇妙无比的现象。江雷不由地联想到：中国古代哲学中

就有“阴阳合一”等朴素的真理；早在 2000 多年前，深谙哲理的中华民族祖先就以其聪睿的智慧，指出了“万

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也就是说，物质可以分为阴阳两个方面，阴阳变化交合，就能产生出万物。 

由此，江雷提出大胆的设想：是否在这个表面上存在着亲水和疏水的纳米结构，促使了这个表面具有亲

水的效果呢？如果这种界面存在，它还会有一个宏观的现象，它必定还会亲油。 

10 分钟后试验结果出来了：这个界面又亲水又亲油。随后，江雷和他的同事很快复制出了亲水和疏水相

间的纳米结构；对玻璃的表面进行处理，也再次证实玻璃的表面具有亲水和亲油的特性。 

既然能做出了亲水、亲油的材料，举一反三，必然也能做出疏水与疏油的材料。 

在大自然中我们不难发现，荷叶“出淤泥而不染”，具有极强的疏水、疏油的性能。是否荷叶的表面具有

特殊的结构呢？ 

在荷叶的扫描电镜的照片上，江雷看到其表面的结构清晰可见，那些凹凸不平的纳米结构，正是他所要

寻找的正确答案。 

江雷为自己的发现而激动万分。他不由赞叹东方古国传统文化的灿烂与伟大。怀着对老子阴阳学说的崇

敬心情，江雷把这种具有阴阳二元的物质在纳米界面上呈现出的超常规的界面物质材料，命名为二元协同纳

米界面材料。 

江雷在吉林大学的博士导师是李铁津教授。江雷立即打国际长途电话告诉他自己的最新发现，在我国化

学界享有盛名的李铁津教授回答的第一句话是：“这下可真有的干了，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国家可以干很多

事！” 

将研究的材料置于一个纳米级的界面上，从中发现新规律、寻找新材料，藤岛实验室作为世界纳米界面

材料研究领域的先驱者，多年来在该领域进行了资金的巨大投入，可谓“众里寻她千百度”，由一位来自中国

的博士后的“蓦然回首”，却发现一位艳丽的“美人”已经站在“灯火阑珊处”了。 

集多项研究成果之大成，江雷提出的“二元协同纳米界面结构”理论，发表于 1998 年春季的日本化学学

会。 

1998年 5 月，江雷以他纳米材料研究的骄人成就，荣获了日本文部省颁发的青年特别奖励基金。 

壮士断腕，破釜沉舟 

1994年中国科学院实施“百人计划”。根据这一计划，中国科学院拟向海内外招聘 100 人左右的学科带

头人，为中国科技造就一支堪当领军重任的“将帅之才”。对从事科研的优秀人才来说，能够入选“百人计划”不

仅对他是种科研和生活上的基本保障，更重要的是种学术水平的充分肯定。仿佛冥冥之中要圆江雷一个高中

时就向往带兵打仗的美梦，1998 年江雷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成为一名科技战线的将领，也可以“沙

场秋点兵”了。 

故事还得从 1998年 2月说起。那时，江雷知道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化学界颇富盛誉的朱

道本院士要到日本，他直接和朱道本院士取得联系后，不久就在朱道本下榻的宾馆里见了面，两人一见如

故，交流得十分投机，竟很快成了忘年交。 



 

 

江雷和朱道本院士谈起了他的科研思路不为自己在日本的助教授所理解、缺乏被充分重视的一些苦恼和

困惑。朱道本院士在对江雷“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同时，谈起中国科学院的“百人计划” 诱人之处。回国后不到

一星期之后，朱道本所长就给江雷发来了关于申请“百人计划”的电子邮件。 

是年 5 月，江雷自费回到祖国北京，参加了一个海外青年科学家研讨会，同时也顺便“侦察”了一下国内

人才需求的“火力”。这期间，江雷见到了时任国家科技部基础研究司的邵立勤副司长，只简单介绍了 20分

钟，学物理出身的邵立勤就对江雷的研究工作表示了理解和极大兴趣，提出他如果准备回国，可以考虑就课

题的进一步研究申请国家“973”计划项目。江雷前进的前方道路，再次闪现出一盏催他提速急行绿灯。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白春礼到江雷下榻的招待所看望，这位在中国科学院负责“百人计划”实施的科技少

帅，和江雷同样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同样对纳米科学研究有着深刻理解的科学家，和江雷敞开心扉谈到：从

纳米界面结构课题入手，要一方面搞应用基础研究，一方面搞企业化运作，实现纳米技术的产业化辐射。 

作为一位科研人员，最痛苦的，莫过于原始创新的思路无人理解，最兴奋的，则在于标新立异有知音。

破釜沉舟，是需要江雷壮士断腕的时候了。 

江雷在学术上无疑是成功的。无论在东京大学藤岛实验室，也无论是在神奈川科技研究院，他在有关光

电界面材料的制备与理化性质研究取得的诸多成果，使得日本及美国的许多大学和跨国大公司向他敞开了大

门。凭他的丰厚的科研资历和能力，导师早就答应给他一份酬薪丰厚的教职；他还可以去跨国大公司任职，

那些从事纳米材料开发的日本一流企业，开给他的年薪都在千万日元之上。退而言之，这一年的夏天，母校

吉林大学的兼职教授的聘书和申请“长江学者”的邀请函也已送到江雷手上。 

1998年 8 月，江雷再度来到北京，出席了世界青年纳米科学研讨会，中国科学院及化学研究所专门邀

请他前往化学研究所参观讲学。江雷的讲学引起了轰动不说，研究所仅用一个星期时间，就通过了江雷的研

究员职称评审，特批了三室一厅的住房，并为江雷申请了科研经费。同年 12月，化学研究所通过了江雷的

“百人计划”答辩，并很快为他配置了专门的助手，负责二元纳米界面材料实验室的筹备事宜。 

江雷选择了中国科学院，是看好了“百人计划”的舞台，并为化学研究所的情真意切所深深打动：研究所

的 6位领导曾全部出动和他座谈，在短短的一个半小时里，就把他来研究所工作的具体事宜敲定谈妥，其工

作效率让在号称“奔走一族”的日本已习以为常的江雷也惊讶不已。 

中国科学院选择江雷，不仅在于他是一些重要纳米材料研究的亲身参与者，更重要的是意识到他潜在的

创新能力将进一步厚积薄发，他所提出的“二元协同纳米界面结构”这一全新概念，也将给我国带来广阔的产

业化前景。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一位研究生走进江雷的办公室，向他要正在抽的香烟烟灰，让正在采访的记者大惑不解。江雷解释说：

学生要用烟灰做纺织品防静电的测试，因为经过燃烧的烟灰比较纯正，没有杂质。采访的话题也就由此转入

他如何带“兵”。 

“对学生我是‘无为而治’。”江雷说，“我在面试和招收研究生时线条很粗，因为我一向认为，只有无能的

导师，没有差劲的学生，也可以说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实际上，我现在带的几位研究生写出了比较好的论

文，他们过去也不是从名牌高校毕业的，那些没考成‘托福’出国留学的学生中，潜在科技创新能力的也大有

人在。” 

“什么叫‘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弓上弦叫张，卸下弦叫弛，打仗用兵是如此，带领和指导学生也是如

此。我安排的研究生的学习和工作，就是要让他们感到有紧也有松，能够真正体验到科研的乐趣。”江雷说：

“当然，还有句兵书上的话叫‘士不亲不罚’，对那些自己已经比较熟悉的学生才‘罚’，对他们有时可能会比较严

厉，对刚招收进来、实验室情况还不太了解的那些学生，则更多的是表现一种温情。” 

2000年 12 月 1 日，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藤岛昭先生，专程来中国看望他的得意门生。得知江雷在较短的

时间里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在惊讶不已的同时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就是江雷的这位恩师，他和东京

大学的桥本教授一起，当年在江雷回国筹建新实验室时提供并赠送了价值上千万日元的仪器，“藤岛昭先生当

年对我的培养也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如今，我正是像他那样培养自己的学生。” 

结缘纳米技术的聪明人“难得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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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江雷作为中日联合培养的博士生进入日本东京大学藤岛实验室深造，师从国际著名光化学科

学家、有着“光触媒之父”之称的藤岛昭教授。 

临行，江雷的姑夫、北京大学东方学系教授陈玉龙铺纸研墨，挥毫泼墨，遒劲秀逸的“天道酬勤”4字跃

然纸上。随后，陈玉龙赠送给江雷，拍着江雷的肩膀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古今中外所称道的多劳

多得。上天会实现勤劳的人的志愿，有耕耘就会有收获，我希望你在异国他乡不懈努力，最大限度地完善充

实自己，成就自己的梦想。” 

于是，书法条幅“天道酬勤”随江雷远渡东瀛。“那年公派去日本的留学生 100多名，分散在东京各个大

学，有的想打工贴补生活，有的想提高语言能力，我还是坚信‘天道酬勤’，必须‘闻鸡起舞’。”江雷回忆说：

“姑父送给我的这幅书法，伴随我度过了 7 年的海外求学生涯，后来我又把它带回了国内，鞭策我在科研道

路上奋发前行。” 

博士毕业后，江雷被藤岛昭教授推荐到日本科技厅神奈川科学技术研究院，先担任高年薪的专任研究

员，后出任为“光电控制界面结构相变”课题组组长。 

每每回忆起恩师藤岛昭教授，江雷言语之中充满了敬重，也充满了对自己那段经历的留恋。一次，藤岛

昭到中国访问，看到清代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题过的匾额“难得糊涂”，很欣赏其处世哲学，认为这与自己

的教育思想或学术追求相吻合，于是制作成拓片装裱好，安置在居室醒目的地方。一天，江雷拜访藤岛昭，

藤岛昭指着墙上的拓片说：“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就像你们中国文人郑板桥所说的——‘难得糊涂’。搞

科学研究，要学学这种人生哲学，一辈子认认真真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对其他的事该糊涂的要糊涂。” 

 
 
 
 
 

谈到仿生材料或者聊到超疏水材料，江雷教授一定是必聊的话题。 

荷叶上的纳米孔 - 仿生材料或者聊到超疏水材料 

荷叶上存在的许许多多纳米孔，在水滴、油滴，乃至所有液体滴在这个界面的时候，都会形成一层气

膜，使水或油都不能侵入这个表面，因此产生疏水、疏油的效果。 

同样，经过凹凸纳米结构处理过的织物，也表现疏水、疏油的特性。把氧化剂和还原剂作成纳米结构，

形成二元协同纳米界面材料，可高效地分解有毒气体和有机物，还具有杀菌的作用，同时可用于净化空气，

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物质世界的二元性无穷无尽，二元协同纳米界面材料的排列组合也将是无穷无尽，回到祖国的江雷坚

信；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我们迎接的将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功能材料新世界。“一种材料在不同的环境作用

下，将表现出其迥然不同的特性，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创新文化氛围里，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江雷对

记者说。 

江雷和他领导的课题组成员一起，很快研究出一类纳米新型功能的材料，用它对织物处理之后，织物会

不沾水，不沾油；用它对瓷砖、玻璃处理之后，具有自清洁的功能。 

根据中国科学院和化学研究所的产业化思路，积极进行纳米技术的转移和传递，迅速在相关企业开展广

泛的合作，形成了战略伙伴关系。“兵家说‘因粮与敌’，我们这里讲的‘敌’，不是‘敌对’，而是要充分‘借力’，像

诸葛亮那样懂得“草船借箭”，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就要整和并优化社会各方的资源，争取资源的最佳

配置。哪怕是竞争对手，也可以谈判与合作。” 

江雷说：我合作的目标就是要让合作的对方“赢”，哪怕对方 “赢”了 90%，我们只“赢”10%；但如果我们

合作 10 个项目的话，最终的结果就是 100%。纳米界面材料实验室的基础应用研究，很多都与化学研究所

其他课题组，以及吉林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科研单位开展交叉学科的合作，取得了“双赢”。产业化方面的

合作也是这样。 



 

 

化学研究所和中国商品交易中心共同组建了北京中商世纪纳米技术有限公司，奇异的“纳米自洁领带”、

“纳米自洁丝巾”应运而生：它和普通领带、丝巾没什么两样，但经过纳米技术处理，产生了特殊功能。污水

像落在荷叶之上，一点粘不上，用手搓搓，净水一冲，污迹和油垢就没有了，根本不用洗涤用品。 

1999年底，由江雷担任首席科学家的中商世纪公司举行新闻发布会，首次隆重推出超双亲性二元协同

界面材料技术（既亲水又亲油）和超双疏性界面材料（既疏水又疏油），向社会各界展示了漂亮的“纳米自洁

领带”。如魔术便幻一般，经过纳米技术处理过的各类纺织材料不仅可以防水、防油，还具有了杀菌、防辐

射、防霉等特殊效果，原有织物的各种性能保持不变，包括纤维强度、染料亲和性、耐洗涤性、免烫性等。 

人们清楚地记得那一幕：2000年春天，国家纳米科技指导协调委员会首席科学家白春礼院士在中南海

为国务院领导讲纳米科技，朱镕基总理对他现场演示的防污领带表示极大兴趣的情景。如今，由化学研究所

提供双疏纳米技术，中商世纪公司和宁波艾力特公司合作推出的纳米领带，不仅已批量投入市场，标有“中国

科学院”字样的领带还成为赠送国外贵宾的礼品，成为了“领带大使”。 

浙江嵊州是著名的“领带之乡”，当地企业慕名与化学研究所合作，推出的“纳米自洁领带”亦远销海内外。 

作为外墙用的玻璃、陶瓷等建筑材料也能像荷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在玻璃、瓷砖等建筑材料表面采

用超双亲界面材料技术后，水滴或油滴与表面的接触角接近零度，实现自清洁及防雾效果。江雷预言，这种

超双亲界面材料技术今后必将在城市幕墙玻璃、浴室的镜子、各种眼镜、汽车玻璃等得到广泛应用。 

江雷研究员带领的研究小组还成功的研制出了超双疏阵列碳纳米管膜，2001年 5月出版的德国《应用

化学》对这一研究成果进行了详细报道。紧接着，他们再接再厉，在该杂志上连中三元，分别利用普通疏水

高分子、甚至双亲高分子实现了超疏水特性。正是这些系列性的成果，赢得了国际材料领域权威杂志《先进

材料》主编的青睐，邀请他们为杂志撰写了系统的综述文章。 

 

江雷院士十年关于仿生材料、超疏水材料经典文献盘点 

江雷教授在仿生功能界面材料的制备及物理化学性质研究等领域是绝对是名副其实的大牛，在 2009 年

当选中科院院士时，年仅 44 岁。这不，今年 2 月份，江雷教授因在超疏水性和亲水性涂层方面的贡献当选

为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本文利用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为检索平台，以超疏水为主题检索词，对江

雷教授近十年（2006-2016）的 SCI 论文进行了检索，除去综述文章后，挑选了被引次数≥100，或者年平均被

引次数≥20的文章进行了整理和汇总，希望能给对超疏水感兴趣的亲们提供一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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